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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城的童年

北京城的童年

父 母 的 婚 姻

  我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

出生的 , 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 , 北京是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

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, 定都北平后 , 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的。

陈家祖籍原为福建 , 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。祖

父是商贾 , 年轻得志 , 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 , 在任时认识了外

祖父。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 , 于是两人相约

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 , 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 ,

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姐妹。其后陈家得子 , 廖家弄瓦 , 我父母的

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。

  奉父母之命的结合

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姐妹多在欧美上学 , 父亲陈应

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 , 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

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 , 深受欧美文化影响。母亲在英国、法

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 , 对于欧洲有一份情缘。她对于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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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。父亲是长子 , 十三岁丧父即被寡母

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 , 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。我的父母都是

“奉父母之命”自欧洲回家 , 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 , 结果

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。

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 , 而父母年轻、西

化 , 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。但清末民初 ,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

束的时代 , 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。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

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 ; 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 , 然后

自广州到古巴。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 (钱乃文的夫人 ) 亲自

告诉我的 (钱乃文夫妇在抗战时期为了照顾外祖父母 , 留在上

海沦陷区 , 没有到大后方 )。

风光的廖家大户

孩童时在北京 , 我们一家是和外祖父母同住的。当时在北

京住的是东总布胡同 , 三栋房子连在一起 , 第一栋是外祖父母

和未出嫁的九姨和十姨同住 ; 第二栋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大姐、

三妹同住 ; 第三栋是三姨和她的丈夫沈觐鼎先生 (目前仍健

在 , 一九九五年刚过百岁生日 ) 所住。三栋房子是不相连的 ,

外祖父为了各家大人、儿童以及佣人往来方便 , 把围墙拆掉

了 , 所以各户串门子是很方便的。三姨丈和三姨也有两个男

孩 , 这两个男孩一个叫沈祖荣 , 一个叫沈祖勋 , 大的年龄和我

大姐相近 , 老二好像和我同龄。他们是我和姐姐两人的儿时玩

伴。此外还有五舅父 , 他娶了贺家的千金小姐和贺家两老同

住。

外祖父廖凤舒先生因为在外交部做事 , 两个女婿即我的父

亲陈应荣和三姨丈沈觐鼎和儿子老五都入了外交部工作。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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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金融界大佬 , 排场很豪华 , 当然外祖父当年在北京也是很风

光的人物。外祖父和当时的名人唐绍仪 (曾任总理 ) 是知交 ,

常有来往。六姨廖六薇嫁与比她年岁大很多的许崇清 (曾任教

育部长 , 也于六十年代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 ) , 六姨于一九九

二年在广州去世 , 她的大女婿即现今仍在北京做官的科学家朱

光亚 , 他的妻子许慧君和我同年 , 比我迟出生数月 , 是我的表

妹。三姨红颜薄命 , 因肺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。三姨丈多年后

才续弦 , 但我们保持关系 , 时相往来。后来他在台北退休 , 我

到台北时也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夫人露薏丝·玛利亚 (出身外交

世家 , 母亲是法国人 )。五舅父和廖家的男女一样 , 都有语言

天才 , 大家喊他廖亨利 , 会说多国语言 ,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

在纽约联合国做翻译司主任 , 他和贺家小姐离了婚 , 在纽约又

和一位韩国女子结婚 , 后来就失去联系。八舅父住旧金山 , 九

姨住康州 , 十姨住加拿大 , 七姨一直住在上海 , 这是外祖父廖

家的概况。

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 , 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 , 当然

非常西化。外祖母和外祖父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中

国 , 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 , 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。那

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 , 也跟着外

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。

  别致的婚礼

廖家二十年代在北京是大户 , 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。外祖

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 (其时两国没有交

换大使 , 公使就是全权大使 ) , 交了不少国际朋友。我的父母

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 , 据说婚礼举行时通到使馆的道路都封

锁了 , 以便客人出入。九姨、十姨当年是花童 , 父亲穿着大礼

·3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陈香梅全集·卷四

服 , 母亲梳着西式的鬈发 , 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

花嫁衣 , 非常漂亮 (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

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)。

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 , 又到意大利学音乐

和艺术 (母亲弹钢琴 , 画油画 , 三姨学音乐 )。据九姨在母亲

去世后告诉我 , 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 , 交情颇

深 , 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抗议。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

大学攻读哲学博士 , 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, 但

和母亲很少接触。母亲和三姨这对姐妹花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

的梦幻时光 , 不愿回家 , 但父命难违 , 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。

母亲在古巴结婚 , 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。

父母亲结婚后 , 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 , 学习新

闻工作。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。两年后父

母亲带着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 , 投靠外祖父 , 那是一个短暂大

家庭生活的开始。

  冠盖云集的宴会排场

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 : 我和姐姐在楼上偷

看俊男美女闻乐起舞 , 和躲在后面偷听母亲弹琴 , 三姨唱歌。

我们姐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 , 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

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。

廖家不但排场大 , 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 , 当然惹

来不少惨绿少年。顾维钧先生、叶公超先生和当年年轻的外交

官是廖家的常客 , 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先生告诉我的 ; 当

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了我不少往事。十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

儿打听到一些零零星星的事 , 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 , 记忆力

衰退了。另外已故的刘锴先生、郑宝南先生也是常客 , 郑宝南

·4·



北京城的童年

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 , 我还带着女儿到罗马访问过他 , 他殷

勤地招待我们 , 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池中抛下了银币 , 许个

希望愿再访罗马。那是一九六�年底的事了 , 等我再造访意大

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。我在台北多次见到他 , 现在他已作

古了。

从大家庭到小家庭

当外祖父出使日本 , 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。而父亲因为

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 , 我们也跟着搬了家。那时我们住在

东城贡院 , 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 , 很宽敞 , 院子在房子的

中央。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 , 房子四周有围墙 , 来客进

入大门后经过一条长廊 , 长廊尽头自有另一道门 , 两旁是听差

和车夫休歇的地方 , 通过第十道入口才入正房。我们在那儿住

了三四年 , 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。如今合上眼睛还能依

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 ; 桂花开时的馨香、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

景况 , 仿如昨日。

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 , 并兼任英文系主任 ,

工作很忙 , 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 , 我记得每逢周末常

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 , 有时假日里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

子。父亲喜为人师 , 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。

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 , 当时还没有冷气机 , 只有风

扇 , 六月天北京最热 , 七月是暑天 , 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。

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 , 空气也没有大污染 , 虽然还

是烧煤球时代 , 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 , 因此对于所谓

“空气污染”这个名词还未用着。

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、车夫、门房、厨子和听差 , 之外

·5·



陈香梅全集·卷四

还有负责打扫、洗熨衣服的老妈子 , 当年还没有洗衣机 , 全家

大小的衣服、床单⋯⋯等等 , 都靠老妈子的双手洗熨 ; 夏天有

太阳 , 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、晒干 , 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

干。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、烘衣机取而代

之 , 但在穷乏的乡镇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 , 一切还要靠老天

爷。

  难忘的女佣人

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 , 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———

张妈是姑嫂 , 李妈先来 , 六妹出生后 , 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

介绍来做奶妈。而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。 (我们家里的

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 , 或许还不止这些数。)

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人是城里人 , 长得眉清目秀 , 口齿伶

俐 , 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 , 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

味道 , 她也常常狐假虎威。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 , 说她是

鬼灵精 , 她们说她时就说“太太房里的”, 喊惯了 , 真的很难

记得她姓啥名谁。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整齐 , 白上身 , 黑长

裤 , 头发梳得黑亮亮的 , 一个圆圆的髻 , 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

或是其他花朵 , 一手帕扣在衣襟上。她只照顾母亲 , 对我们小

孩也是爱理不理 , 但对母亲倒真得照顾得很周到 ; 母亲若是在

休息 , 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 , 常常说 :“到外面去玩 ,

你妈妈在休息。”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 , 到了月底发薪水的

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 , 我们放学回家时 , 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

里和男工说三道四。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 : 为什么一个精

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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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妹的诞生

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 , 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。我印

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 (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

孩 , 只有五个丫头 , 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 )。父亲白天把母

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 , 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

母亲。我那年也有八岁了 , 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 , 那个女佣一

直留守在医院陪着大床 , 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 : “你妈又生

了一个妹妹。”

在那个年代 , 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 , 父亲

受了西方教育 , 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 , 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

不通的 , 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 , 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 , 因为

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 , 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。六妹出生时母

亲大概刚满四十岁。母亲的名字———香词是外祖父取的 , 我们

姐妹们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 , 大姐香菊 (她不喜欢这名字 ,

后改名静宜 ) , 我是老二香梅 , 依次香莲、香兰、香竹、香桃。

陈 家 拾 穗

父亲有两个弟弟 , 二弟应昌 , 三弟应凯。他的二弟即我们

的二叔陈应昌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 , 正值“九·一八”事

变 , 二叔参加了中国空军 , 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 , 接待了

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。抗战胜利后加

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 , 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长。

一九四九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 , 转移到台

湾 , 在香港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 , 经过一段非常困难

的时期。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 (共产党员 ) 发生恋

·7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陈香梅全集·卷四

情 , 已论婚嫁 , 决定不与公司进退而守沪滨。二十年间因为中

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 , 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 , 使我和大陆的

亲友消息完全断绝。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 , 才知道二

叔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 , 因为海外关系和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务

多年而被斗死。他的第一任夫人也患癌疾去世 , 他后来与温凤

鸣女士结婚。二叔去世后温凤鸣女士定居南京 , 并被委任为南

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 , 我第一次回祖国访问

时 , 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 , 后来

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。她已八十高龄 , 但仍参加很

多活动 , 身体还健康 , 有一子从商 , 生活过得不错。我每次到

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 , 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客。

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 ,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 ,后

来还是回到广州。陈家祖居在广州 ,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 ,在广

州市桃源上街 ,我于抗战时 ,在广州未沦陷日军控制前 ,曾和母

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 ,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

州 ,那栋房子是道地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。祖父陈庆云是南海

世家 ,年少得志 ,三十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 ,除了正室曾夫人之

外 ,又讨了两位妾侍 (即姨太太 ) ,全家大小共住一屋。两位如夫

人都无所出 ,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 ,两个女儿。

祖父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。据祖母告诉我 , 祖父对于当时

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 , 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 , 有利于广州

市民 , 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 , 并规划在广州市

发展。可惜当时民风保守 , 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 , 以电车取

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 , 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。祖父举债

买大量股票 , 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 , 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

想借些银钱过年 , 但都被婉拒。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

押 , 又有其他物业 , 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 , 祖父大概年轻气

·8·



北京城的童年

盛 , 一时想不开吧 , 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。

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 , 因为她是小脚 , 小跑步到窗

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 , 但人已从窗口跳下去了。祖父去

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一个大家庭 , 虽有产业 , 但孩子们都未成

人 , 只好负起一切责任。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 , 特别安排把

年仅十三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 , 接受外国

教育。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。年轻丧父 , 又被寡

母送到异邦求学 , 这一切使我想到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

常伤痛。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 , 因

为要节省费用和要在暑期工作 , 直到大学毕业后 , 外祖父才给

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。

外祖父的兄弟是廖仲恺 , 廖仲恺和他的夫人何香凝是自由

恋爱而结婚 , 何家在香港和廖家在广东都是望族 , 廖仲恺参加

革命 , 政治色彩甚浓 , 何家对此颇有意见 , 但何香凝还是不顾

父母反对与廖仲恺结为连理 , 共赴革命。

战乱中的新生儿

一九�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 ,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 , 许

多志同道合、反清建国的有志之士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

会 , 其中不少志士在黄花岗之役牺牲 , 后来袁世凯又黄袍加身

称帝 , 虽然时间不长 , 但也使国民革命受到很大的创伤。一九

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去世 , 廖仲恺在广州被刺身亡 ; 蒋介石和汪

精卫 , 一武一文政见不同 , 时有争议 ; 日本帝国主义抬头 , 苏

联共产主义已开始介入萌芽的中国新政治体制 , 加上国内军阀

纷起争雄 , 国内政局相当混乱。我就是在这非常时代的夏天出

生的 (在端午节前后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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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   妹

  我们一共姊妹六人。我排行第二 ,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 , 我

们的名字是跟着母亲的名字排名的 , 母亲姓廖名香词 , 大姊名

香菊 (她不喜欢这菊字 , 说是有点像丫头的名字 , 改名静宜 ) ,

我是香梅 , 老三是香莲 , 老四是香兰 , 第五是香竹 , 老六是香

桃。我的堂姊妹也以香字排名 , 女随母字 , 迷信的人说这是有

损母寿的。信不信由你 , 先母未得享天年 , 不知是否与此有

关。

大姊虽比我长四岁 , 但我和她的感情最好 , 关系也最密

切。三妹虽比我小一岁 , 我们感情当然也很好 , 但不能与大姊

的关系相比。其余诸妹 , 虽然都已成家 , 分散海外各地 , 但我

们常有往来 , 保持姊妹间的亲情 , 这大概与早年失恃有关。因

为我们都未成年就是无母孤儿 , 大家相依为命 , 尤其是大姊静

宜与我 , 十几岁的女孩 , 成为家长 , 又在战乱中 , 无形中在本

该欢乐的童年里蒙上一层暗影。大姊与我主持家务 , 量入为

出 , 父亲给我们的家用实在不够开支 , 每到月终就有捉襟见肘

之苦。我时年十五就对自己许下了一个心愿 : 我长大后绝不做

守财奴。因我亲眼见过外祖父家道中兴时的荣华富贵 , 也看到

先母赌博时一掷千金 , 但战争改变了一切 , 我和姊姊做中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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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, 就知道贫贱生涯百事哀那种凄凉的滋味。

我们家中无男儿 , 中国人说是无人继烟火 , 我想这在战乱

中 , 父母也只好以“生女犹得嫁比邻 , 生男沦落随百草”来自

慰耳。

姊姊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, 因为她是第一个孩子 , 是男是女

都无所计较 , 四年后 , 家人的盼望当然是个男孩 , 但我使他们

失望了 , 因此父亲对我自小就不太喜爱 , 常常找我的痛脚。大

姊却常护着我 , 替我打抱不平。其时住在我们北平家里的还有

一位未婚的二叔父 , 名陈应昌。这个人脾气古怪 , 但中英文造

诣都不错 , 他高兴时就教我读书 , 不高兴时就拿我来出气。我

小小年纪 , 对他又敬又怕 ; 敬爱因他教我读书 , 也常带我去逛

书摊 , 这是父亲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, 骑自行车也是他教我的 ,

所以我觉得他还关心我 , 可是我实在摸不清他究竟为何常发脾

气 , 大概是自认为怀才不遇吧。而我是近水楼台 , 竟成了他的

出气筒 , 这是我最不甘心的事。但又有谁来卫护我呢 ?

还好等到我们自北方南迁香港时 , 这位二叔父也到美国去

投考空军 , 后来就在重庆空军服务 , 又转入印度。我再与他相

见时已是抗战胜利 , 他去南京 , 我自昆明去上海。那是一九四

七年的事 , 我已是大孩子 , 我也不再怕他。我从小未受过任何

人的巴掌 , 他发怒时打过我多次 , 如今记忆犹新。

二叔父离开中国空军时 , 我刚与陈纳德将军结缡 , 也是民

航空运公司成立之初 , 他来找工作 , 于是就被派到上海虹桥机

场做站长 , 那时他大概已四十出头了 , 仍未结婚。不久上海告

急 , 陈纳德将军要我先去广州 , 我离沪前夕 , 二叔父突然来

访 , 他说 :“我们今生今世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”他有一个

私人的秘密 , 要在我离开之前向我交代清楚。我有点莫名其

妙。其时外子深夜还在办公 , 于是我们两人坐在宽敞的客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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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, 面对炉火 , 万籁俱寂 , 让他倾吐心胸的积闷。

他说 :“是否可以给我一两杯白兰地 ?”

我命仆人拿了酒杯 , 把整瓶的白兰地拿来 , 他喝了一杯

酒 , 似乎是壮胆吧。他仍在踌躇。我说 :“你有话 , 就说吧。”

他很难为情 , 但后来还是开口了 : “你知道吧 , 我曾暗地

里深深地私恋你的母亲 , 但她对我一点也不关心 , 而且要你的

父亲把我赶出去。”

我说 :“你私恋嫂嫂 , 这是不对的 , 母亲不要你住在我们

家里是对的。这就是你们常常争吵的原因吗 ?”我记得父亲和

母亲也有争吵 , 大半是为了这位惹是非的二叔父。母亲和二叔

父也有争吵 , 想来是为了他不肯搬出我家的缘故。我当时只是

五六岁的小孩子 , 哪懂人间恩怨。现在回想起来 , 觉得二叔父

固然不对 , 父亲更不对 , 为何要把一个心里没有好主意的弟弟

留在家里 ?

我记得姊姊最不喜欢二叔父 , 大概因为她较年长 , 也较懂

事 , 一切看在眼里极不顺眼的缘故。

二叔父又说 :“你像母亲 , 你母亲要我搬出去时 , 我只好

拿你来出气 , 我对不起你的父亲和母亲 , 使你无端受辱 , 更对

不起你。”

我听到他的自白当时真有点气忿 , 更为父母亲不值。我挨

他的打骂还算其次 , 而他竟对大哥的妻子存有不轨的念头 , 真

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! 他对我忏悔的时候我是新婚的少妇 , 对于

人间的恩怨也以二十岁的心情去量度 , 所以我当时就大怒。我

说 :“我对你在我的孩童时的打骂虽未忘怀 , 但已对你宽谅了 ,

但你原来竟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 , 父亲对你有何不是 , 你竟会

存非分之想 ? 你为什么当时不搬出去 , 使得我们家中鸡犬不

宁 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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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流泪了 , 他说 :“我当时很年轻 , 我不懂事 , 大哥大嫂

对我都好。是我不好 , 因为你母亲的为人太好了 , 她是我的偶

像 , 我就怕找不到像她一样的妻子 , 所以久久无法下决心离开

你们。”

我当时实在无法原谅他 , 我说 :“我希望以后不再见到你 ,

你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 !”

他默然良久 , 又喝了一杯白兰地。

我站起来 , 唤佣人 , 我说 :“送客。”

他说 :“希望你原谅我。”

我没有答话 , 看着他走出大门。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, 那

是我们最后一面。

数年后我和大姊谈及我和二叔父的最后一面 , 她说 : “不

要再提起他算了。”

一九七七年父亲八十大寿 , 女儿们在旧金山替他设宴祝

寿。我们姊妹六人都已成家立业 , 大姊在美国得护士学位 , 嫁

李佑厚医生 , 现在两人都在台北工作 ; 我在华盛顿工作多年 ,

现在创立航空交通顾问公司 , 自任经理 ; 三妹嫁方仲民先生 ,

现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工作 ; 四妹学的是数学 , 嫁加州工程师黄

博士威廉 , 两人都在州政府工作 ; 五妹学的是电脑 , 现在德州

休斯顿某石油公司做研究组主任 , 她的丈夫关彼德是银行家 ;

六妹在加州大学结业后即与香港商界的冯新聪君结婚 , 两人在

香港都有非常成功的事业。

一九七七年夏 , 父亲的第一位外孙 , 三妹的长子在德州结

婚 , 我们姊妹聚首一堂 , 看到第二代也成家立业 , 一则以喜 ,

一则以惧。喜者孩子们已是大人 , 惧者时不我予 , 正是“昔别

君未婚 , 儿女忽成行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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